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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平教育在教育学界并非新语,但尚未在国内外翻译教育领域中融合践行。 在翻译教育中,践行融入式和平教育

的行为本源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翻译教育中融思政于课程的新理念与新范式。 本文通过

溯源中外和平教育观及析述中国翻译教育中和平教育的缺位现象,举隅融入式和平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理论依据与应用

路径,从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实践教学等层级,探索融入式和平教育在翻译教育中的理论融合与践行路径,以期在我国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背景下创新翻译教育理念与范式,突破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范式之藩篱,为翻译教育教学课程思

政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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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国内翻译教育理论体系建构与创新研究层面,穆雷(2019)就翻译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发展系

统论述,认为翻译教育研究的理念经历了从翻译培训到翻译教育的转变后,研究疆域及内容不断拓展和深

化,且翻译学科框架亦需扩充完善。 经过翻译学界的努力,2021 年,翻译学获批文学门类一级学科,与外国

语言文学学科并驾齐驱,验证了翻译教育的重要性及国家之急需,翻译学科至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目前,国内翻译教育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专业教学、课程与教学法(冷冰冰

 

等,2019)、口笔译培训(李
希希

 

等,2019)、翻译策略与技巧(郭永生,2019)以及翻译教育教学专著的评介和翻译教育会议综述(谭业

升,2017;邹兵
 

等,2017)等。 将教育学理论观点融入翻译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尚有不足。
基于“翻译学+教育学”的理论融合框架,本文提出在翻译教育中践行融入式和平教育理念,其行为本源

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翻译教育中融思政于课程的新理念与新范式。 通过溯

源中外和平教育观及析述中国翻译教育中和平教育的缺位现象,举隅融入式和平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理论

依据与应用路径,从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实践教学等视角,探索融入式和平教育在翻译教育中的理论融合

与践行路径,以期在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背景下创新翻译教育理念与范式,突破传统教育理念和

教学范式之藩篱,为翻译教育教学新理念的融入及其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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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和平教育观溯源

1. 1
 

国内和平教育研究现状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和平教育内涵研究的纵深度不足。 熊建华(1987)认为,和平教育内容与

战争原因、预防、和平运动及裁军等相关,强调综合知识教学、移情教育和实践教育等方式。 万明钢等

(2006)提出,“德洛尔报告”中的“学会共存”即“通过教育缔造世界永久和平,和平文化教育、国际理解教

育、世界公民教育都是学会共存教育的具体实践”。 查有梁(2001)通过分析和平教育与冲突解决、和谐与和

平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应在各学科中融入和平教育内容,教学中要涵盖人际、群际和国际的冲突解决意识

与能力训练,将和平教育定位为实现各层次和谐的重要手段。 项贤明(2008)从全球治理视角,提出在全球

化时代下教育中唯有融入“和”的世界观,才能根除人们内心的霸权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实现人类和谐共

生的目标。 这些理论观点契合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要义,但遗憾的是尚未普遍融入大学教育理念与实

践,未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入思索和探行。
1. 2

 

国外和平教育研究现状

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奇、福禄贝尔、杜威、蒙特梭利等都曾对和平教育予以概念和意义

等框定。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最早提出通过教育实现和平的理念,认为人们获得和平的途径是拥有共同的

价值观,以此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并实现使所有人接受不同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教育终极目标

(夸美纽斯,2006)。 这与我国目前所倡议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社会”及“文明互鉴”“文化融

和”等理念异曲同工。 蒙特梭利在《教育与和平》中提出,“和平的实现途径是结束暴力与战争、致力于建构

人类永久和平这一教育使命”(汤俊波,2011)。 王欣等(2021:17)提出,新文科“价值引领”的概念,呼应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理念,强调的不是文明的对抗或改造,而是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

格局,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互鉴,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 “建构人类持久和平”与中国“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倡议具有共同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和平教育”与“教育促进和平”理念一直受到世界广泛关注和共振。 阿林·斯特姆菲-

斯蒂兹(Aline
 

M
 

Stomfay-Stitz,1993)、厄尔斯·鲍尔丁(Elise
 

Boulding,1987)、哈里斯和贝蒂·瑞尔(Betty
 

A
 

Reardon,1988)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和平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和平和社会正义,他们强调和平教育过程中

的受教育对象是学生,学生占据学习主体地位;和平教育是源于战争的教育思潮和实践,是为获得永久和平

而进行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通过和平知识的获得解决社会和平中的实际问题、反思和能力提升。 瑞尔

顿将教育与教学融为一体,提出“全面和平教育”概念,认为“任何教学方法都是和平教育整体框架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融入所有学科、年级和发展阶段”(Ian
 

M.
 

Harris
 

et
 

al.
 

,
 

2003)。 “全面和平教育”的理念与我国

“全人教育”理念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侧重点不同。 前者侧重于世界和平视角,是一种“大教育观”和“大教学

观”,后者侧重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素养与德育的全面培养模式。

2　 和平教育、融入式和平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融合

2. 1
 

和平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概念与特征

和平教育在学校中的概念可简称为学校和平教育。 一般情况下,学校和平教育是由学校根据一定计划

组织实施的校内外教育活动,主要教育目标即和平教育。 宏观的和平教育理念与战争、暴力和生命价值相

关,而学校和平教育更聚焦于和平知识的传授和实践,且不同层级的学校存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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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等多维度的个体差异性。 然而,实际上,国际范围内大多数国家的学校和平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

充分发展。 真正的学校和平教育应贯穿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不同学校层级与类型,差别只体现在内容深浅和

实施方式上(汤俊波,2011)。 因此,学校和平教育应包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项

目等层级和类型的学校教育。
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和平教育的主要内涵是对和平主题的研究。 最早的大学和平研究项目始于美国印

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主要从学术层面探讨战争、冲突、暴力、不公、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环境破坏等问

题,探索非暴力和平实现方式。 从现代大学教育的包容性来看,大学教育中的和平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对

和平主题的学术研究上,而应将和平理念和相关知识更广泛地普及在全体学生中,使不从事和平主题研究

的其他学科学生也禀赋和平意识和责任。 然而,现实问题是,中外学者对高校和平教育的研究更多停留在

理论研究上,缺乏与政策制定者的深入沟通和对实践操作的实验印证,使高校和平教育没能系统性地在教

育教学及课堂设置上有效展开。 在此背景下,融入式和平教育模式应运而生。
2. 2 融入式和平教育的定义与特征

所谓“融入式”和平教育(如图 1 所示),是指在现有的学科课程体系中融入和平教育内容,在不增设课

程类别的前提下开展和平教育。 与融入式和平教育理念相近且目前在中国广泛实施的路径是课程思政教

学模式。 现有学科课程中实际蕴含大量和平教育素材,有待教育者探索和深挖。

图 1　 融入式和平教育主体、影响因素、应用领域、研究内容构件示意图

“和平教育不只是要教会什么———不能仅等同于学科内容……教室应该成为培育合作和增进信任的第

一场所。”(John
 

Fien
 

et
 

al. ,1988)前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会长利兰米尔斯也认为,和平不是一门学科,而是

人类社会的终极问题之一,所有学科都应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Ian
 

M.
 

Harris
 

et
 

al. ,2003)。 如图 1
所示,从课程观视角分析,融入式和平教育的课程理念是一种全面性、可持续、转型性、包容性和整合性的课

程观,强调在和平世界观指引下,关照个体理解和意识的形成过程,解决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重要问题。 课程

内容需要向学生传递冲突、暴力和战争的起源以及预防和解决方式,讲授个体、人际间、团体间、全球范围内

友爱、团结与和平的动态过程,各学科教师都应成为和平教育者。 然而,教学责任的增加负荷可能会削弱教

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为实现各学科的教学平衡,将和平、民主、基本自由之类的思政元素纳入相应课程,
现有课程需要在和平框架内革新其教育理念,修正课程设置与教学手段。 总之,和平教育应该渗透到大多

数学校课程中,任何学术性课程都能够根据课程内容适当开展和平教育教学。 显然,没有任何一门单一学

科可以囊括和平教育的全部内容。 要透过教育实现不同层次的和平,和平教育课程必须整合,对影响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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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因素给予同等的关注,包括和平的心理根基、和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起因、和平的道德和伦理维度,以
及更具有跨越性的精神基础等。 没有这些因素,和平教育的目标实现将永远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汤俊波,
2011)。
2. 3

 

融入式和平教育的学校实践

教育界尝试从跨学科视角研究融入式和平教育的实质,认为应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和人文

科学中寻找恰当内容进行课程整合,充分利用各学科课程优势进行融合协同,将和平教育内容融入学科教

学内容中。 现代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不同学习内容的简单并列,而是彼此相互作用并逐渐融合;新知识

也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将系统知识重组整合到已有知识中。 实践教学运行中,学科分化限制教育者对多元

世界的认知,因此,强调多元观点和世界联通为特色的融入式课程更利于认识世界本源。 在具体教学实践

过程中,需要注意:第一,融入式和平教育是现有学科课程中最易实施的方式,无需教师开发新的课程,不会

因为引入一门全新的课程而增加学校的总课时量。 教师可在课程思政引导下,导入教学环节。 当然,若在

课堂上引入和平与正义等话题,教师也必须对课程重新设计,增加新内容,或努力发掘现有课程中的和平教

育元素;第二,和平教育应以跨学科的融入式课程安排为主体。 正如戴维希克斯所言:“我们不是要根据固

定的日程安排讨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要在不同学科都引入一种新的维度,可以在任何层次与学科以不

同方式浸入和平教育内容。”(王苇,2002)换句话说,和平教育应该被看作是正规课程体系中的隐性内容,与
和平相关的话题都值得在各学科中探讨。

3　 融入式和平教育在翻译教育中的理论融合与实践探行

本文结合翻译教育这一具体语境,探讨融入式和平教育在翻译教育中的理论融合与实践探行,以期得

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鸣,可借鉴用于翻译本科、翻译专业硕士和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

的翻译教育教学。
3. 1

 

融入式和平教育与翻译教育的自然耦合

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价值准则,目
标是将信仰与价值根植于每个公民的行动和内心,并指导个人行为和净化内心世界。 这种倡导全民价值行

为准则的价值观教育与融入式和平教育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2018 年 4 月 9 日颁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

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目的是要形成教育对象的国家安全观,如何在学生中融入和平安全教育是

当下教育工作者的重点任务。 基于国家宏观政策,就翻译教育微观层面而言,中国“一带一路”、中国传统文

化“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等计划的实施,离不开语言之媒介、翻译之桥梁。 在此过程中,翻译功能不

再具有唯一性,两种语言的简单传递已不能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翻译的多元功能性渐显于政治互信、文化

交流、经济互通、科技共享等方方面面,翻译者则成为语言、文化、和平的使者。
融入式和平教育是和平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对学校教育教学目标和课程

设置有相关严格规范和统领,而开展学校和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实现途径之一,建构民主、相互关

怀的师生关系以及和平的校园文化也是和平教育活动展开的必要因素。 在融入式和平教育与翻译教育相

结合的课程模式设计过程中,在现有的学科课程中既要在翻译学科中挖掘和平教育元素,需考虑维持现有

意识形态和教育体制以及推动新知识融入传统课程中的两个因素(王正青,2010),又要明晰翻译课程与和

平内容之间的平衡点和切入点,明确和平内容在传统翻译课程中的恰适定位,使内容切入和谐顺畅,没有突

兀和强加的违和感。 国内外翻译教育教学主要侧重于翻译本体的研究,未做过有关在翻译教育教学中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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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平教育的研究。 然而,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外交形势,译者的多重身份

在翻译教育教学中进行融入式和平教育已势在必行。
3. 2 融入式和平教育在翻译教育中的实践探蹊

穆雷(2019)通过翻译教育研究学科框架图示,全面翔实地将翻译教育研究划分为“教”“学”“测”,认为

翻译教育是翻译学与教育学结合的产物。 而国内从教育学理论结合翻译教育实践进行探索与尝试的研究

成果较少。 针对融入式和平教育在翻译教育中的隐性实施途径,根据翻译教学中课程建构、师资培养和实

践教学三要素的内涵、理念和行动维度,笔者提出以下探索路径(如图 2):

图 2　 融入式和平教育践行于翻译教育过程的三个维度

3. 2. 1
 

翻译课程建构内涵

翻译课程建构实质上是课程开发与设计的过程。 融入式和平教育强调有针对性地对“社会制度中的价

值观念、意识形态”“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张华,2000)开发设计。
 

首先,在显性课程设置上,国内高校开设的与和平教育相关的选修课程或通识教育课程有思想政治理

论、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等,均属包含和平教育思政元素的显性课程。 如在形势与政策必修课中,应
分专题进行课堂教学内容设计,关注国内外新闻热点,如国际关系析因、中国百年党史、全球疫情国别对比

等,这些专题在学生口笔译实践中都会遇到,只有首先深刻理解其中内涵,明确话语立场,才能恰当输出翻

译产品。
其次,在隐性课程设置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世界历史、英美国家概况、跨文化交际等与历史文化相关

的课程是隐性和平教育课程,学生通过对历史的系统学习认知历史范畴下的世界文化与和平。 翻译学生更

易在翻译实践中接触外文资料和国际组织,如遇有损国家尊严和主权、扭曲历史的话语表达,需要原则性与

灵活性相结合处理翻译问题,而学生往往无法在课堂上、学校里习得此类复杂语境下的翻译方法。 翻译学

生通过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可培养其民族和世界精神,更加深其“国际理解”教育(张华,2000),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伟大目标及其内涵。 教师还应采用适当教法,将课程与翻译专业特点相耦合,使学

生富有甄别历史能力,在学习外文资料音频视频时,涉及的中外关系的相关历史,要具有明确的政治敏感

性,识别目的语立场,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
 

再次,在课程融合设置上,无需打破既有课程体系,另设和平教育课程。 具体操作层面,可根据外国语

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五个方向,增设“跨文化交际(国别文化、区域文化、地方文化等)”“宗教与文化(包含中

国宗教与文化、世界宗教与文化)”“国际形势专题(如港澳台专题、东南亚专题、一带一路专题等)”“公共外

交”“生命伦理学”等关涉和平教育的选修课程。 侧重国际关系、多元文化和生态环境教育,完善与和平、公
民义务和责任、价值观念相关的人文知识能力培养体系,培养学生的全球化格局意识和理念。 此外,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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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必修课程上,如“笔译理论与实践”“口译理论与实践”“同声传译”等,可在教学材料的选取上有所

侧重,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国家领导人讲话等实时材料,既具有时代性又凸显了国家外交政策,将和平教

育“思政元素”中的“和合”理念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教学中。
3. 2. 2

 

翻译师资培养理念

目前,我国共设立 MTI 学位点 253 个,MTI 专任教师总数 6013 人,行业导师 2250 人(穆雷,2020;数据截

至 2019 年 4 月);2021 年新增 54 个 MTI 学位授权点。 翻译教育师资队伍的突出问题是职业化程度整体不

高、专任和行业导师不足。 由于师资匮乏,由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直接转为翻译专业教师授课或兼职授

课的现象较为普遍。 而融入式和平教育与翻译教育的融合需要既有翻译专业背景,又能通晓教育学相关理

念的师资,翻译教师不仅仅是专业上的“专家”,教学上的“能手”,更要充分了解翻译教学中融入式和平教育

的内涵与意义,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测”等教学环节,在教学中巧妙地进行和平教育设计与实施。 在

教材选择上,教师要结合课程目标制定立体化教材,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电子与纸质相结合的多模态教

学模式,练习和考试主题可根据分值设置和难易程度标准设置,如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战争与暴力事件、多
元文化等。 在这种情况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和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再仅仅具有教授口笔

译的技能,更需具有高瞻远瞩的全球化格局;教师角色定位发生转变,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架构者和

协助者,必须具备过关的政治素养、职业操守,具有终身学习的精神,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教育者”,而非讲台上的“教书匠”(焦丹,2017)。 比如在全球疫情期间,翻译教师可以选择网络上充

分的信息资源作为“活”教材,CNN、VOA 等海外媒体经常被教师选做原汁原味的教材,但在这些以西方话语

为主导地位的源语材料中,教师需要具备极强的甄别和批判能力,不能随意选材;因为教师的选材不当或言

论不当极有可能成为对学生思想、语言和文化的误导。
此外,和平教育内容的特殊性要求教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张华,2000),帮助学生在专业技能的学习

过程中同时掌握和平概念,在必要情形下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具体来说,翻译教师具有一定的翻译实

践经验,在教学中才能现身说法;而学校作为提供教育教学的场所,要积极为教师创造实践机会(伍志伟,
2015)。 如参与世界博览会、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海外孔子学院、国际学术会议等翻译实践,都能使教师在参

与过程中感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和平的重要意义,从而将所见所闻所感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传授。
3. 2. 3 翻译实践教学行动

翻译是一项需要实践检验技能的翻译活动。 翻译专业的开设,“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大实践教学(含专业

实习)的比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就业能力”(仲伟合,2011:23)。 伍志伟、穆雷(2015)根据布

卢姆教育目标分类的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六个层次,认为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仅仅由翻译专

业的实践性所决定,还由翻译专业的教育目标所决定。 翻译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口笔译教学不能仅在课堂

上进行,更需要学生进行动态实践,才能检验翻译授课效果和学生口笔译技能质量。
翻译实践教学要根据学生程度和特点精心设计各个环节。 以笔者曾指导的中国对外援助口译实践学

生为例,学生口译实践服务对象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背景,学生在口译实

践中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口译员也是国际传播使者。 然而,由于学生在课堂上仅学习了口译技能,遇到技能

以外的实际问题时,学生往往无所适从,完全凭借个人有限的认知经验处理实际问题,缺乏应急处理问题的

能力和对国家安全意识、和平理念的认知,导致无法正确处理和翻译诸如外国学员人际、群际和国际之间的

争辩,面对不当言论时不知所措。 职业译员需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既要掌握精湛的口译技能,又要

具有宏观的“大和平观”和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知识。 例如,外交部译员张璐在分享口译实践经验时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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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巴基斯坦外宾会晤的翻译中,如何充分考虑宗教背景处理好“神”的翻译,如何处理好总理有关台湾问

题中引用的诗文“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翻译等案例。 译者需要具有国家整体安全观和和平理念(项贤

明,2008),才能处理好实际翻译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等特殊群体更是每天面对诸如此类的语言问题,而这

些都并非从单纯的课堂学习中所能习得。 因此,翻译,尤其是口译,不是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的语言本体,
要接触到和平、外交、文化等诸多复杂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无论是“夹心式”“嵌入式”“作坊 / 学徒

式”还是“创业式”(伍志伟
 

等,2015)、“动态模式”(焦丹,2017)等翻译专业实践教学形式,目标都是体现翻

译教育的具体内容,体现译者的“应用型、实践性和职业化”(伍志伟
 

等,2015)特征。 学校、教师都有义务和

责任为学生创造实践平台和机会,使学生在笔译和口译实践中培养和平意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平教育

模式与方法,以实现翻译教学融入式和平教育的真谛。
以上从翻译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实践教学进行图示和举例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实现融入式和平教育

在翻译教学中的实施仍需要更具体的细节设计。 翻译教育教学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在翻译教学中融入和

平教育是当今世界新形势下必行的教育教学模式,是对翻译教学体系的完善,也是拓展和平教育向多学科

发展的必然趋势。

4　 结语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翻译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纵观国内翻译教育

现状,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翻译教育理论体系,多数高校在翻译专业教学设计和课程设置上与英语专业趋

同,针对翻译本质特征和翻译人才培养现实环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有阙如。 囿于教育环境、译者和

翻译教育者对翻译所承担的外交使命、异质文化沟通功能的认识并未到位,多数高校的翻译教育尚欠缺乏

国家安全观、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设计。 现实语境中,因翻译而造成国际文化间

的误解、国际战争与不稳定因素乃至影响国家形象的事例屡见不鲜。 因此,对于翻译学习者而言,在不同文

化语境下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化和沟通目标,需主动适应异域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的世界观。 从

国家总体安全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译员肩负着外交使者的使命,如何保持坚定的国家立场,以
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念,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正确指引。 本文通过阐释和平教育理念及探

索翻译教育教学中融入和平教育的实践路径,以期能够作为对各个学科融入式和平教育的实践参考,扩容

翻译教育教学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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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ace
 

education
 

has
 

been
 

studied
 

and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yet
 

it
 

has
 

not
 

been
 

conducted
 

specificall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Fundamentally,
 

the
 

integration
 

of
 

peace
 

education
 

into
 

translation
 

education
 

can
 

be
 

a
 

means
 

of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China’s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an
 

innovative
 

philosophy
 

and
 

paradigm
 

integrating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to
 

a
 

“Curriculum
 

with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in
 

a
 

way
 

which
 

accords
 

with
 

the
 

nature
 

of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will
 

trace
 

the
 

concept
 

of
 

peac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analyze
 

the
 

absence
 

of
 

peace
 

education
 

in
 

China’s
 

translation
 

education,
 

to
 

suggest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
 

path
 

for
 

integrative
 

peac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urriculum,
 

teacher
 

training
 

and
 

practice
 

teaching,
 

the
 

paper
 

proposes
 

the
 

path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integrating
 

peace
 

education
 

with
 

translation
 

education,
 

with
 

the
 

aim
 

of
 

developing
 

the
 

theory
 

and
 

paradigm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well
 

as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edagogy
 

for
 

the
 

reference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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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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